
我站在落叶中等你

欧昭晖

(一）

从青萍之末跑过来的风， 在树梢上

的叶片拨弄着一场浪漫而略带忧伤的冬

雨。 天不甚寒， 候鸟没能衔接上彼此的

消息， 我们之间的诺言已经在时光的激

流中片甲不留。

（二）

二十年前 ， 在那座没有冬天的城

市， 你的眼眸我的激情曾让星星和月亮

掩目含羞。 一杯冰啤酒一支冰淇淋， 在

我们心中幻化来年如诗似画的生活。 可

惜， 冰啤酒与冰淇淋偏偏又抵不住热烈

的炙烤。

（三）

山盟海誓任由天涯海角撕裂， 那场

意外将时间凝固成永远撕心裂肺的痛

楚。 于是， 人成各、 今非昨……熟悉的

风景、 消逝的身影、 牵强的笑容定格成

来世今生的唯一， 当年一起采集的树叶

书签已经千疮百孔。 梦， 依然在深夜冻

醒。

（四）

我米黄色和乳白色的风衣已褪成酒

红和藏青， 爱情对我已是一个奢侈的话

题。明明知道你永远不会再来，我还在落

叶上为你引吭高歌长袖挥舞。 能否增开

一列开往天堂的列车， 让我再次紧紧搂

住衣袂飘飘的你？ 能否架设一台时空望

远镜， 让远在天堂的你看见我站在落叶

中等你？ 尽管回忆会在时间的冲刷下模

糊，但是，哪怕站成一道今冬构成明春融

化的雪景， 我依然像尾生抱柱一般等你。

七古·岳阳楼

曾平苏

昔闻岳阳今登楼， 湖光山色皆入眸。

八百洞庭千顷浪， 七叠君山万木秋。

周郎习兵固吴土， 范公作赋誉神州。

增添巴陵风景异， 更使世人思乐忧。

举酒挑朔雪

熊 燕

读李白的 《醉后赠王历阳》， 读到

“举酒挑朔雪， 从君不相饶” 时， 想起

儿时每到雪天父亲会邀请三五个朋友，

炒几碟下酒菜 ， 围着小火炉 ， 推杯换

盏， 大呼 “雪天喝酒， 最爽” 的情景。

印象中， 每到大雪节气， 父亲就会

自言自语： “进补” 的时节又到了。 故

乡有 “冬天进补， 开春打虎” “三九补

一冬， 来年无病痛” 之说。 因此， 每到

大雪节气， 父亲就开始腌制鱼肉， 又去

池塘挖些莲藕， 琢磨着多挖点冬笋。 父

亲喜欢吃冬笋， 说这是冬天最难得的时

令食物。 他还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 有

一个叫孟宗的少年， 很小的时候就没了

父亲， 和母亲相依为命。 有一天， 他母

亲生病了， 别的都不想吃， 就想吃笋。

可是， 大冬天的到哪找笋呢？ 孟宗跑到

竹林里抱着竹子哭 ， 哭自己不孝顺 ，

无法实现母亲的愿望 。 他越想越伤

心 ， 哭得肝肠寸断 ， 哭得寒风呜咽 。

哭着哭着 ， 孟宗突然发现有笋破土

而出 ， 他喜出望外 ， 赶紧蹲下身子

将笋挖出 ， 抱回家做给母亲吃 。 他

母亲吃完笋 ， 病马上就好了 。 父亲

说 ， 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竹子 ， 这

才有了今天的冬笋 。

进 补 食 物 准 备 好 后 ， 父 亲 就 忙

着 给 他 那 些 爱 吟 诗 的 朋 友 打 电 话 ：

“绿蚁新醅酒 ， 红泥小火炉 。 晚来天

欲雪 ， 能饮一杯无 ？ ” 然后吩咐我 ：

“拿几个红薯埋在火堆中 。 ” 每个季

节都有属于自己的香味 ， 属于冬季

的香味便是烤红薯 。

因为父亲的原因 ，小时候我特别

关 注 大 雪 节 气 。 《月 令 七 十 二 候 集

解 》说 ： “大雪 ，十 一 月 节 ，至 此 而 雪

盛 也 。 ”大 雪 节 气 ，太 阳 黄 经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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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标志着冬时节正式开始 ，气温更

低 ，白昼更短 ，降雪的可能性比小雪

时更大 。 只要雪降下来 ，家中便开始

热闹 ，父亲也特别耐心 ，不但帮我解

答 “小鸟的羽毛是冬暖夏凉吗 ”之类

的傻问题 ，还允许我收留流浪猫 。

现 在 ， 我 长 大 了 ， 每 天 忙 忙 碌

碌 ， 很少关注节气 。 父母却更加关

注大雪节气 ， 因为大雪过后 便是冬

至 ， 小寒 ， 大寒 。 然后 ， 春节就到

了 ， 我 会 回 家 ， 和 父 母 围 炉 而 坐 ，

说说家常 ， 聊聊陈年旧 事 ， 聊出寒

冬里的浓浓春意来 。

岳麓山的枫叶

是那么深红

刘浩然

早几天 ， 我在书房 里 翻 读 《古 代

散 文 选 》 第 二 卷 ， 竟 然 发 现 一 片 枫

叶 ， 它还是那么深红 ， 这一下 ， 就勾

起了我的回忆 。

那是前年立冬后的 一 天 ， 同 学 聚

会 ， 我们相约来到长沙岳麓山 。 尽管

那时已是寒风刺骨 ， 霏雨绵绵 ， 但我

们一行老人站在爱晚亭， 仿佛置身于一

片枫叶之中， 不管是杜牧 “ 远上寒山石

径斜 ， 白云深处有人家 。 停车坐爱枫林

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 ” 的著名诗句， 还

是毛主席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的

宏伟诗篇， 都是描写岳麓山的枫景特色。

面对着如火如荼的枫景， 我们陶醉了！

那一山醉人的红 ， 艳 丽 无 比 ， 娇

俏动人 ， 满山枫叶沿着山坡 ， 由近及

远 ， 层次分明 。

驱散乌云 ， 赶走细 雨 ， 骄 阳 又 从

云朵里钻了出来 ， 将阳光泻射在枫叶

上 ， 红光闪烁 ， 摇曳生姿 ， 似乎整个

世界都是它们的画纸 ， 它们在这巨幅

画纸上尽情地挥洒着大笔 ， 描绘着宏

伟壮丽的画卷 。 在它们的笔下 ， 重重

叠叠的山脉披上了红色的面纱 ， 令人

心旷神怡 ！

看过枫叶的人都知 道 ， 大 部 分 枫

叶其实都是红黄交融在一起 ， 并非真

正的红 ， 而岳麓山的枫叶则大片大片

红 得 艳 似 彩 霞 ， 纯 正 无 比 ， 真 可 谓

“霜叶红于二月花 ”！

不一会儿， 寒风夹带着乌云， 乌云又

夹着雨丝扑面而来 。 我为领略这枫林之

幽， 枫叶之美， 独辟蹊径， 向人稀之处攀

登。 在岳麓山那陡滑的山路上， 除了我粗

重的呼吸声以外， 只有掠过林梢的飒飒寒

风， 其它可以说是万籁俱寂。 雨丝穿过枫

叶忽急忽慢地洒落下来， 与我脸上的汗水

混合一起向下流淌。

站在高高的山坡上， 远看遍野如火的

枫叶， 在雨水的冲刷下更显得娇艳绮丽，

风霜重一层， 叶子便红一层， 而且越往高

处， 那叶片越红得浓烈， 红得鲜艳， 红得

深邃。 枫叶上的每一条脉络都散发出流光

溢彩， 都昭示着生命的伟大， 它经过春的

萌芽， 夏的磨练， 在这寒风飒飒的秋冬之

交季节里 ， 把对生命的热情尽情释放出

来。 偶尔也有一片随风飘落的叶子， 久久

在空中盘旋 ， 但它轻盈得像个美丽的仙

女， 在空中歌舞。 极目四望， 雨雾茫茫，

云飞雾卷， 飘忽不定的云雨就在它身边缭

绕飘逸 。 我仿佛静静地坐在红色的叶毯

上， 用耳朵听风响， 用嗅觉去感受枫叶的

独有魅力。 我顺手挑选了些最大最红的枫

叶， 一边放在鼻子下贪婪地嗅着， 品味着

它曾经经历过的酸甜苦辣， 岁月沧桑， 想

象它那从烈日下的绿叶逐渐成熟变红的历

程； 一边精心选出几片红叶作为我书藉

中的书签， 细细品赏， 细心珍藏 。 我 不

时地回望 ， 仰视 ， 拿出手机 ， 用爱的

快门 ， 一次又一次地摄下岳麓山枫叶

的一片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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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外

唐胜一

杀鸡， 宰鱼， 摘菜……

文老爹见儿子、 儿媳忙得团团转，

便招呼一屋的客人： “你们先看电视，

我去帮忙弄饭。”

“爹， 你不陪客人， 来厨房干啥？”

儿子劝道， “你老人家连自己吃饭都弄

不好， 还能帮得上啥子忙嘛！”

对喽， 文老爹老伴

3

年前去世后，

有时儿子、 儿媳一同外出， 他就没正经

弄好过一餐饭吃。 大前年夏天， 儿子、

儿媳外出两天， 他就三餐都没有吃饭，

而是用西红柿、 大黄瓜充饥。 “爹， 你

咋不做饭吃呢？” “嘿嘿，” 文老爹憨笑

着回答， “让你娘惯坏的 ， 不会做 。”

自此后， 小两口很少一同外出， 即便一

同外出， 也要跟邻居打好招呼， 让邻居

帮忙照顾老爹吃好饭。

“爹， 你老人家就去客厅陪陪客人

吧。” 儿子催促着。

儿媳妇瞪眼丈夫， 说： “你催啥子

么？ 爹来厨房帮忙是好事， 就由着他老

人家吧。” 转而对公公讲， “爹， 你老

人家能做啥子就做啥子。”

文老爹满意地点点头 ， 也就忙开

了。 老人家从铁皮米桶里舀出几碗米倒

进米盆， 再拿到水龙头下用心淘米， 然

后倒进电饭堡放好水 。 儿媳妇瞟上一

眼 ， 乐了 ， 附着丈夫耳朵轻声嘀咕 ：

“瞧你爹这架势， 这饭啊， 保准比你煮

得好！”

“这白萝卜做啥子菜？” 文老爹问。

儿媳妇告诉说 ： “切成丝丝煮鲫

鱼。”

文老爹将白萝卜洗干净， 拿到砧板

上， 动起刀来却是 “哒哒哒” 的很有

节奏感， 其萝卜丝条十分均匀， 倒在砧

板上， 毫不凌乱。

儿媳妇瞧着， 惊啦！ 她想到半年多

前， 每次做饭煮菜时， 公公总会借故到

厨房拿碗拿筷子以及端菜洗抹布等， 莫

不是偷学厨艺？ 眼下细看公公帮厨的一

举一动， 她胸中有数了， 暗暗地佩服。

儿媳妇所煮的黄焖白豆腐快要出锅

时， 突然对公公说： “爹， 你帮我看下

锅， 我们有事出去一会。”

“去吧。”

文老爹将黄焖白豆腐出锅后并没有

闲着， 掌勺做起了白萝卜丝煮鲫鱼这道

菜， 居然得心应手。

儿媳妇回到厨房时， 白萝卜丝煮鲫

鱼正好出锅， 香喷喷的诱人。 一瞧这鲜

亮的菜汤， 儿媳妇拿起汤匙舀上一点尝

了尝， 咂巴咂巴着： “不仅鲜香味正，

而且咸淡适宜， 蛮好吃呢。” 她高兴得

向公公伸出了大拇指， “爹， 你咋做得

了这么一手好菜了呢？”

“嘿嘿，” 文老爹习惯地憨笑两声，

回答说 ， “我这吧 ， 叫做烟筒子砸蚊

子， 撞倒的。”

有文老爹参与所做的这顿饭菜， 让

客人们吃得赞不绝口。

客人们走后， 小两口纳闷： 爹咋会

做饭菜了呢？ 也没见过他老人家在家里

做过饭菜呀？ 后来， 小两口几次直截了

当地问爹， 爹 “嘿嘿” 憨笑掩饰， 不

回答。 联想到近半年来爹老是不在家，

莫不是去了街边小排档当帮工了？ 抑或

还有什么讲不出口的隐情？ 小两口怀着

好奇的心理， 决计盯梢爹， 弄个水落石

出。

经打探得知， 原来爹是去了秀山路

的一家平顶房。 平顶房的主人是一名退

伍军人， 姓刘 ， 人称刘满爹 ， 在

1979

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受过伤， 现今独居

一人， 半年前因病导致半瘫痪。

“你们是来采访的吧？” 有邻里问。

小两口不约而同地摇着头： “不，

我们只是随便问问。”

“大前天吧， 有记者来采访这个事，

被照顾刘满爹的文大爷婉言谢绝了。 文

大爷是个大好人呀！ 自己已是个退休的

老革命了， 还每天风雨无阻地照料刘满

爹， 买药， 做饭， 洗衣， 擦地， 样样都

干， 真称得上是一个好保姆呢。”

儿媳妇终于忍不住了， 自豪地开口

说： “文大爷是我爹， 也是一名退伍军

人！”


